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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的和谐人格是他自觉追求的结果。陶渊明的和谐追求，表现在人生的和谐与艺术的和
谐两个方面。自适自得的精神境界、通脱达观的生存智慧是陶渊明人生和谐的艺术，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
艺术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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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和归田后的生活，历来有两
种相反的评价，一种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
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１］（Ｐ４１）；另一种则认为他
在归田之后的心理是矛盾的，归隐生活的背后，他与
农人、与农耕生活以及自身都存在着深层的不和
谐［２］。笔者以为，在探究陶渊明的人格是否和谐时，
讨论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辩证的观点来分析问
题。既不可为了维护心目中完美的陶渊明形象，追
求陶渊明形象的统一而粉饰其言行，把陶渊明的性
格单一化，也不可因陶渊明诗文所反映出来的矛盾
心理与情感，就断定“陶渊明成了一个分裂的陶渊
明”［２］。

陶渊明的人格是和谐的，但他的和谐人格并非
纯属天性，而是他的自觉追求的结果。他在世的几
十年，正值宋晋易代之际，社会黑暗，时局动乱，作为
寒门子弟，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遗憾、心
为形役的烦恼。仕与隐的彷徨、衣食无着的困顿时
常让他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陶渊明的卓越在于，
他始终以自由和谐作为自觉的追求，努力让生命处
于一种完全自由的生存状态。这种自觉的追求修得
正果，最终成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３］（Ｐ１３２），
其才情、性貌、品格，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尊敬和顶礼。
陶渊明的和谐追求，表现在人生的和谐与艺术的和
谐两个方面。

一　人生的和谐

陶渊明在儒、道、玄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
树立了中庸的价值观和通达的生死观，以此观念为
指导，达到了生命的和谐与自由———艺术的生存状
态。

（一）中庸的价值观———入世与出世的调和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仕宦家庭，从小受过良好
的教育，“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

得”［４］。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
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兼
有儒、道、玄学等多方面的因素”［５］（Ｐ４２６）。他虽然退
出了仕途，但他的守死善道、固穷守节，他的及时进
德修业的追求，无不闪烁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儒
家精神，他“把生命的根须盘踞在人伦亲情的土壤
里，把 对 生 命 的 超 越 立 足 于 对 人 间 的 关 怀
上”［５］（Ｐ４２８）。而他委运乘化的基本人生态度，贱物贵
身、返朴归真的人生观，回归自然的理想追求则明显
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基本主张。陶渊明身上，可同
时看到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的适当混合而产生
的“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一种和谐的人格”，“我
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
好”［１］（Ｐ４１）。确乎如此，陶渊明是和谐的中庸哲学的
典型代表。

冯友兰说，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入世与出世具有相反的价值取向。入世的态度促进
个体积极进取，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显示自身的价
值；出世的态度则促进个体生命向内心的宁静回归，
追求的是超功利、超道德、超社会的超脱品格，“寂兮
寥兮，恍兮惚兮，以无处蕴深微，法自然而行动”，独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外形上的陶渊明是出世的，精
神上的陶渊明却是入世的。他不像许由，听到人家
请他为官，就要跑到颖水边去洗耳朵。他会为了生
活，去“禄仕”。他又像许由，只为不愿向乡里小儿折
腰，便潇洒挂印归田。进亦坦然，退亦坦然。是进是
退，是以现实生活状态决定的。他不像李白，仕进愿
望落空后，便要远离俗世，“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
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陶渊明离开
官场，是来到更有生活气息的田园，亲自开荒种地，
品尝俗世生活的乐趣。“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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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只有他，算是找到了
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
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
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
宿和寄托”［３］（Ｐ１３０）。换言之，陶渊明的和谐人格，是
建立在极端热爱生活的入世精神之上的。诚如林语
堂所言：“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
园，伸过他的庭院的树枝，和他所抚爱的孤松是太可
爱了”［１］（Ｐ４６）。他是酷爱人生的，所以他来到田园，过
一种身心都放任自由的农耕生活。

这是一个立体的陶渊明，是一个有着与普通人
同样的喜怒哀乐的陶渊明，在诗中所流露出的怡然
自乐与矛盾痛苦，都是他真实生活的不同方面。但
他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之所以成为多少年来文人
吟咏崇拜的伟人，就在于他坚持知识分子对终极生
命意义的的坚守，在重重矛盾之中，破茧而出，达到
“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
高”的旷达境界［６］（Ｐ２１７），并“由这种积极的、合理的人
生态度而获得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１］（Ｐ４６），
化解内心的矛盾，对生活的困顿淡然处之，把俗人的
“烦恼人生”化为“诗酒人生”，从而成为一代“隐逸诗
人之宗”。

（二）通达的生死观

“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
喟叹，从建安直至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
型音调。”［３］（Ｐ１０９）“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
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
起的”［７］（Ｐ１９８）。人类普遍具有的忧生之嗟也反映在
陶渊明的诗文中。如：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
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其三）；悲晨曦之易
兮，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眠。
（《闲情赋》）；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归园田居
五首》）。忧伤的背后，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
具有强烈的欲求和留恋”［３］（Ｐ１１０）。虽然认为人生虚
幻，但陶渊明并没有陷入忧戚不能自拔，而是善于用
通达的思想把痛苦层层化解，寻求一种别样的解脱
之道，彻底摆脱了对生死的恐惧，使生命恢复到自由
欢欣和谐的境界。

一方面，他主张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酬刘柴桑》），“且极今
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饮酒、食菊、读书、
作诗、干农活、话桑麻，快乐的时候还“弹弹”那张无
弦琴，他的人生爱好可谓多矣！但陶渊明没有在
“乐”中沉迷，消极地等待死亡，等待形灭。他的“好
酒和阮籍类似，也仍然是一种解除内心的痛苦和全
身避祸的方式”［８］（Ｐ３６９）。作为一个受时人轻视的边
缘诗人、远离政治中心话语的失意寒士，在往哲先贤

们的言行鼓舞下，陶渊明在人生的爱好中，找到了宣
泄心灵的合适出口，傲视世俗的卑污，固穷守节、安
贫乐道，坚韧而又快乐地活着。

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人生的思索，体悟到生死犹
如寒暑代谢，乃自然规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
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其一）。“自
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十三首》），“有
生必有死”（《拟挽歌词三首》），死又何惧之有？“死
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所以他
既不像葛洪一样炼丹求仙以求肉体永生，也不像慧
远等佛教徒一样寻求涅槃以求精神不灭。他以质朴
平静、超然达观的态度直面生死，“视死如归、临凶若
吉”（颜延之《陶征士诔》）自释怀抱，超越痛苦，使内
心平静。《形影神》《拟挽歌词》、《自祭文》等正是陶
渊明旷达、通脱的生死观的集中体现。钟秀评《戊申
岁六月遇火》：“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
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
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
貌为旷达者，不翅有霄壤之隔。大凡躁者处常如变，
无恶而怒，无忧而戚；静者处变如常，有恶而安，有忧
而解。”［９］鲁迅说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
章便更和平”［７］（Ｐ１９７）。也许，正因为乱也看惯了，篡
也看惯了，才能通达地对待死生之大问题，进入自适
自得的精神境界。

（三）艺术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生存状态，即生命自身的和谐。陶渊明
隐世，但不遁世，逍遥但并不消极。正如李泽厚所说
他是“超然事外”，而非“超然世外”［３］（Ｐ１３１）。由中庸
的价值观、通达的人生观支配下的生存状态无疑是
和谐而欢愉的。历经仕与隐的彷徨之后，陶渊明抛
开壮志难酬的遗憾，告别心为形役的烦恼，终于真正
归隐田园。田园成为他寄托心志、体现自我存在价
值、实现自由平淡人生的所在。于是，诗人的本性与
其生存状态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对于陶渊明田园诗中描写农耕生活辛苦的诗，
不可一概认为是诗人与这种生活的不和谐。诗人亲
自参加劳动，更绝无作秀成分在内。在一个偏远的
农村，已经远离了官场远离了尘嚣，他要秀给谁看？
有必要吗？诚然，陶渊明归田以后，他的生活并非天
天是“复得返自然”式的愉悦，也没有能让他肚子里
的酒虫时时得到满足。一个知识分子，来到农村，必
定存在诸多的不和谐现象。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
明，就在于他能够“在日常的、看来是平凡的农村田
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
平静和安乐”［８］（Ｐ３７０）。以著名的（《归园田居》）其三
为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
使愿无违。”透过写实的劳动场景，一位亲历农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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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者形象活现在读者眼前。诗人对待劳动是认真而
投入的，无论是“晨兴理荒秽”，还是“带月荷锄归”，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诗人对劳动与生活的热爱和对
田园生活的执著。“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
已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理想即
生活，生活即理想。仔细读读这首诗，诗人是在诉说
劳动的艰辛吗？诗人与农耕生活不和谐吗？非也！
也许一个地道的农民，在收成不佳的情景之下，是要
发牢骚的，是要忧愤愁苦的。而一个酷爱自然、脱略
世故的人，一个不违己愿、适性自得的人，他是带着
自嘲的神情，欣赏自己“草盛豆苗稀”的劳动成果。
诗人真心实意地要做一个自由的人，真心实意地选
择这样一种生活。无论收成如何不佳，无论劳作多
么艰辛，他都是快乐的。他享受着“亲戚共一处”
（《杂诗》其四）的天伦之乐，“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
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真淳感情，享受“盥
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
稻》）的无比惬意和痛快。梁启超先生也认为：“他的
快乐不从安逸中得来，而是从勤劳中得来”［１０］。

陶渊明过的是一种最平凡、最质朴的田园农耕
生活，然唯其平凡，才显其伟大，唯其质朴，才显其超
越。自然与人为的和谐是他的不懈追求。他把入世
的生存方式和超然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创造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融其生的生存典范。“他把自《古诗十
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
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
神境界的高度。”［３］（Ｐ１３０）

二　艺术的和谐

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艺术的典范。诗人通过田
园诗中质朴真纯的意象、平淡有味的语言把对生命
的执着与激情、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对自然的投入
与眷恋表达出来，情、景、意高度和谐，创造了一个
“风华清靡”的世界，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家园。

（一）意象质朴蕴深情

陶渊明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之后，并没有放弃对
生命自由的追求，没有放弃对亲情、对生活的钟爱，
全身心投入了自然田园的怀抱。他敞开胸怀，接纳
自然，也被自然接纳；他敞开胸怀，拥抱田园，也被田
园拥抱。“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学思辨
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３］（Ｐ１３０－１３１），而成为诗人生命感
情的有机部分。自然质朴的意象中，处处见深情。

酒，陶渊明人生最大的嗜好，也是陶诗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意象，关于他嗜酒的逸事广为流传。渊明
饮酒，有时代的风气使然，却不同于刘伶的佯狂装
颠，也不同于阮籍的全身避祸。“有疑渊明诗，篇篇
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１１］透过
“酒”的意象，可以得见诗人的生活底蕴以及对生命
的理解。从“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

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可见诗人“不以贫贱
而慕於外，不以富贵而动於中”（邱嘉穗《东山草堂陶
诗》）的高洁品格；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
园田居》其五），“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
其一），感受到诗人“结庐在人境”的快乐和对人间尘
世的眷恋；从“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
乐，明月非所求”（《游斜川》），“且共欢此饮，吾驾不
可回”（《饮酒》）体会到诗人人生彻悟后的畅快与通
脱。陶渊明借酒言志，以酒释怀。读渊明诗如品酒，
诗外有酒气，诗内怡性情。

“草”“木”等意象是诗人物我相融、生命同一的
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入陶诗的不再是屈骚中的香
草美人，而多是田园常见之草木庄稼如松、菊以及禾
黍桑麻等。陶渊明有二十多首诗中有咏农作物的诗
句，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
二），“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其四），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

但无论是谢灵运的山水诗，还是唐代田园山水
诗，都缺乏陶诗中的“草”“木”物象的真挚热烈的生
命张力。人间草木质而实绮，可以透视到诗人对于
社会人间的热切关怀。“鸟”、“风”、“云”、“鱼”则是
诗人志存高远、品格高逸的象征，是诗人对自然田园
的眷眷之情的自然流露。“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
渊”（《归园田居》其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
还”（《归去来兮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宗白
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
情。”“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
人。”［１２］（ｐ１３１－１３２）这话用在陶渊明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二）语言平淡富理趣

陶诗“句雅淡而味深长”［１３］（Ｐ９５）。渊明崇尚自
然，在一草一木的自然生长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可
以设想，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雨后初晴，诗人信
步来到田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微风的抚
摸，只见平旷的田野上，“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
运》），而洗尽尘埃、泛着新绿的禾苗随着清风泛起阵
阵波涛，似乎在张扬内心萌动着的生命力。多么令
人心旷神怡！诗人有感而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
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用语简洁之
至，景象却如此鲜活生动，境界如此开阔澄明，难怪
苏轼感叹：“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
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６］（Ｐ２０５）

晋人的山水画、山水诗，皆以山水为赏玩对象，
“以玄对山水”，因而“玄理与山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仍然处于一种对峙状态”［８］（Ｐ３７７），山水草木在顾恺之
的画、谢灵运的诗中，只是为释玄理而选择的对象，
是为了“道”的需要而设的，是程式化的，是“死”的。
“陶渊明是第一个结束了这种对峙的人”。［８］（Ｐ３７７）陶
渊明在欣赏自然之美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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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是用融合自我的眼光观照外部世界。如：“青
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
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五），反复
出现的“青松”的意象，在读者眼里凸现为一位卓而
不群的高洁之士，与不愿为尘俗所羁绊的诗人形象
幻为一体。

陶渊明大部分的作品都表现了自己追求、体悟
自然真意的忧乐与得失。《后山诗话》云：“渊明不为
诗，写其胸中之妙尔”［１３］（Ｐ９０）。任真自得的性情、“抱
朴含真”的追求，决定了陶渊明要尽力避开绮靡的词
藻，选择通俗平淡又富有生活气息、充满生机理趣的
语言。的确如此，“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描写的都是极为普通的日
常所见，所使用都是极为平淡的“田家语”。然而“本
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
闲而累远。”［１３］（Ｐ９８－９９）此景物虽在眼前，却非至闲至静
之中则不能到。“今日天气佳”、“秋菊有佳色”，淡如
白话，然细细琢磨一下，这不正是乡间农民淳朴、自
然的日常道白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
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落地为兄
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出语平淡，意味深
长，不正是诗人在当下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一种人生
的解脱和感悟吗？“陶渊明艺术境界特出的地方，就
在它把平凡的生活中所蕴含的美极为自然质朴地写
了出来，同时又把它与玄学、佛学所要解决的人生解
脱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这种艺术境界具有了深
刻的哲理意味。这就是陶诗的‘平淡’的特色所

在。”［８］（Ｐ３７９）他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人，创造了“超然
事外，平淡冲和”的艺术境界［３］（Ｐ１３１）。

自适自得的精神境界、和谐共融的物我关系以
及通脱达观的生存智慧是陶渊明人生的和谐艺术，
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艺术的典范。陶渊明及其诗
文，是中华文化思想史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是一个
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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